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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真歇清了充分發揮宋代曹洞宗擅于營建梵剎、經營寺院等家

法與宗風，不僅將曹洞宗的弘法區域擴展江浙閩一帶，還培養了

大量曹洞英才，建立了曹洞僧團發展所需的社會網路，對兩宋之

際曹洞宗的發展居功至偉。鑒於真歇清了新材料的發現，以及當

今學界對真歇清了的研究相對不足，此文竭盡所能地挖掘各種史

料，對真歇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了細緻的考辨，並介紹新材料的

情況，以期為學界提供研究真歇清了的基本背景，喚起學界對這

樣一位重要禪師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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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真歇清了（1088-1151）在宋代曹洞宗的復興中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關鍵作用。他在北宋末、南宋初先後住持長蘆崇福禪寺、普

陀山寶陀寺、雪峰山崇聖禪寺、四明阿育王寺、溫州龍翔興慶禪

寺 、 臨 安 徑 山 能 仁 禪 院 、 臨 安 崇 先 顯 孝 禪 院 ， 和 宏 智 正 覺

（1091-1157）一起大力提倡默照禪，是兩宋之際著名的看話禪與

默照禪之爭的兩大主角之一。他在佛學思想上融會華嚴，對後世

禪淨融合亦影響頗深。他的法脈經其門人天童宗玨（1091-1162）、

雪竇智鑒（1105-1192）兩傳至天童如淨（1163-1228），由如淨再

傳至永平道元（1200-1253），經道元傳入日本，開創了日本的曹洞

宗，至今不衰，對日本禪學思想有較大的影響。1
 

二、新材料的發現 

（一）《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宗舜法師（1967-）在〈真歇清了與黑水城本《劫外錄》〉一文

中說：「清了著作佚失比較嚴重，今天僅能從一些相關資料中瞭解

一些線索。比如，宏智正覺的《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八中，收錄

了〈次韻真歇和尚圓覺經頌一十四首〉的偈頌，既然題為次韻，

即依次用所和詩中的韻作詩，則清了另有〈圓覺經頌〉無疑，而

且也為當為十四首。不過此頌今已不存。」2
 筆者有幸在國家圖書

 

* 收稿日期：2021/1/2；通過審核日期：2021/6/18。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宋代曹洞宗研究」階段性成果，

編號：2020EZX004。 

1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

2018年，頁 60-61、103-126。 

2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

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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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古籍善本庫發現了《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的兩個

明代刻本，可以改變上文的論述。兩個刻本的書冊形式如下： 

1.《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嘉靖本 

卷數：一卷（刻本） 

大小：頁面：橫 17.3公分，豎 26.3公分 

      匡郭內：橫 11.9公分，豎 17.6公分 

裝訂：冊 

標題：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內題：圓覺頌 

枚數：五 

行字數：每頁九行，每行十八字。 

其他：四周單邊。白口。上魚尾下方有「圓覺頌」三字，為

題目之略稱。原下魚尾處只有橫線。橫線上有頁碼，

從一開始，至五結束。字體為歐體。基本符合嘉靖本

的典型特徵。鑒於筆者所見為 1995年所製作的縮微膠

片，無法得見原本，故而其紙張等資訊無法獲知。 

內容：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三首，脫漏「總頌」一首。 

所藏處：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 

出版資訊：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 

2.《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隆慶本 

卷數：一卷（刻本） 

大小：頁面：橫 16.2公分，豎 26.6公分。 

      匡郭內：橫 13.8公分，豎 20.3公分。 

裝訂：冊（線裝。四針眼裝，上下兩頭最短，中間一段略短

些） 

標題：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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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題：圓覺頌 

枚數：五 

行字數：每頁八行，每行十八字。 

其他：四周雙邊。大黑口。上魚尾下有「圓覺頌」三字，為

題目之略稱。下魚尾上有頁碼，從一開始，至五結束。

後為《中峰普應國師圓覺提綱偈》。字體為歐體字，但

較嘉靖本更為方整，從而向萬歷本過渡。 

內容：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所藏處：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 

出版資訊：明隆慶五年（1571）代藩進德書院刻本3
 

此外，《酉蓮社（舊三緣山增上寺山內寺院報恩藏）收藏嘉興

版大藏經目錄》曾提及萬曆二年（1574）本《真歇了禪師頌《圓

覺經》十四首》的存在，可惜並未記載具體內容。4
 目前存世的僅

有隆慶本《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與嘉靖本《真歇了

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兩者前後相差不到四十年，嘉靖本較

隆慶本少了一首「總頌」。宏智正覺在《次韻真歇和尚《圓覺經》

頌一十四首》中有「總頌」，而且題目中也有「十四首」的字樣，

可知《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本有總頌而嘉靖本脫漏，

隆慶本在形式上更加完整，在內容上更加精良。 

該頌圍繞《圓覺經》每章的內容進行總結、拓展，還摻入了

真歇清了本人的一些闡發。對於我們研究他的禪學思想有很大的

助益。尤其是其中涉及到迷、悟關係的表述，為我們確認他即是

宗杲攻訐的「默照邪師」提供了關鍵證據和思想背景。宗杲認為

 
3
 孔雁，《真歇清了禪師及其禪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2015 年，頁

81-82頁。 

4
 會谷佳光編，《酉蓮社（舊三緣山增上寺山內寺院報恩藏）收藏嘉興版大藏經

目錄》，東京：酉蓮社，2012 年，頁 71。在此感謝匿名審稿人 B 提供了相關

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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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照邪禪」的弊病之一就是：以靜坐是根本，參悟是枝葉，不

信有妙悟，聲稱靜得久，自然悟去，認為「悟」是建立（本無「悟」

可說）。5
 通過對《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的研究，我

們就能明白為何真歇清了把「悟」視作枝葉、視作建立，而重視

靜坐，以及他在什麼層面上持有這樣的觀點。在〈清淨慧菩薩章〉

中，真歇清了頌曰：「頓漸階差選佛難，覓心無處是心安。天堂

地獄休分別，智慧愚癡總一般。迷去真如成儱侗，悟來佛性是顢

頇。蘆花深處端然坐，堪笑時人把釣竿。」6
 陷入迷惘時真如變得

含混不明確，覺醒領悟過來佛性也是糊里糊塗。如果單從該頌解

讀，則會對真歇清了把迷與悟等同視之感到疑惑，但回到〈清淨

慧菩薩章〉的原文，便可知這是在「如來隨順覺性」的層面上來

討論各種事相平等一如。從法界平等智慧觀照各種事相都如同虛

空，得念與失念都是解脫，智慧與愚癡都是般若，菩薩所成就法

與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覺悟，無明與真如並非不同境界，戒定

慧與婬怒癡都是清淨的行為。在「如來隨順覺性」的層面上，迷

與悟也是平等一如的。7
 與其拼命向外求悟（「把釣竿」），不如

於蘆花深處端然靜坐。這是真歇清了沒有強調「悟」而重視「靜

坐」的原因所在。不過，在〈圓覺菩薩章〉中，真歇清了又說：「悟

 

5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30〈答張舍人狀元〉，《大正藏》冊 47，第 1998A

號，頁 941 下。同上書，卷 26〈答富樞密〉，頁 921 下。同上書，卷 26〈答

陳少卿〉，頁 923 上。《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4〈示沈通判〉，《卍正藏經》

冊 59，第 1540號，頁 961中。 

6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清淨慧菩薩章〉，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

庫藏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無頁碼。 

7
 「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

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

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

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

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

第 842號，頁 91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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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月滿三期內8，迷去雲開六不收9
 」。回到《圓覺經》的原文可知，

覺醒領悟後當建立道場、設立期限，以修行圓覺境界；從迷惑中

解脫出來後能夠不枉認六塵為自心相，定心於一處。可見，在這

個語境下，「迷」與「悟」又恢復了文字上的對立和分別。因此宗

杲對於「默照禪」不重視「悟」的攻訐，其實並未深究不同表述

背後的敘述層面，有其偏狹之處。《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

首》中還有很多文義正好吻合宗杲攻訐的要點，並且背後都有《圓

覺經》作為經典支撐，筆者將另行文詳述。篇幅所限，在此略論

如上。 

（二）移忠報慈禪院鐘銘 

此外，筆者在〔元〕張鉉的《（至正）金陵新志》中發現真歇

清了曾為移忠報慈禪院撰有鐘銘，銘曰：「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十

方剎海，真淨本安。眾生自妄，性昏擾擾。一聞此鐘，亂想俱掃。

功流浩劫，圓音廓徹。誰苦誰辛，一時永歇。」10
 其中「以大圓

覺為我伽藍」正是《圓覺經》的經文11。結合前文可見真歇清了對

該經的熟稔和重視程度。 

這一銘文應撰於紹興十五年（1145）大鐘造成前後。12
 這一

 
8
 「月滿三期」是指安居修行圓覺境界應當建立道場、設立期限，長期是一百

二十天，中期是一百天，下期是八十天。 

9
 「六不收」是指通過修習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漸次修行勤苦三昧」，

六根接觸六塵時能夠做到不起心動念、不分別執著，不「妄認四大為自身相，

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定心於一處。 

10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 11 下《祠寺志二．寺院》，「移忠報慈

禪院」條，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5712下。 

11
 「我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甲，踞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

相住持，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涅槃自性，無繫屬故。」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第 842號，頁 921上。 

12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 11 下《祠寺志二．寺院》，「移忠報慈

禪院」條，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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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大慧宗杲（1089-1163）由於「謗訕朝政」被秦檜（1090-1155）

貶謫流放13
 而離開徑山寺的第四年，也是真歇清了接受詔命住持

徑山寺的第一年。石井修道認為這一任命與主和派秦檜勢力的抬

頭，以及清了和主和派接近不無關係14。再加上大慧宗杲明顯的「主

戰派」立場和他對於真歇清了默照禪的強烈批評，這似乎描畫出

一副黨派鬥爭與宗派鬥爭重疊起來的充滿張力的畫面。可惜石井

修道精彩的猜測並未拿出相應確鑿的史料依據。而《（至正）金陵

新志》清楚地記載了為移忠報慈禪院修造該鐘的人正是秦檜的兒

子秦熺15。那一年他同真歇清了都在都城臨安。作為秦檜的兒子，

當時他擔任翰林學士兼侍讀，並且在六月與秦檜一同迎接宋高宗

到訪府邸，並接受皇帝的賞賜與恩典。16
 移忠報慈禪院鐘銘坐實

了真歇清了與秦檜勢力集團的確有關聯。17
 

三、文獻回顧與相關史料 

（一）文獻回顧 

有關真歇清了的研究，學界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話題。其一，

 

年，頁 5712下。 

13
 詳見《佛祖統紀》，卷 47〈高宗〉，《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425 中-

下。 

14
 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東京：大東出版社，

1987年，頁 270。 

15
 秦熺（？-1161），字伯陽，一作伯暘，江寧人，檜子。本檜妻兄王㬇孽子。舉

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一，旋以秘書少監領國史。檜局相位，記錄皆熺筆，無復

有公是非。累除知書繆按事，加少保，進少師。檜死，熺遂廢。紹興三十一

年卒，贈太傅。 

16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73〈姦臣三〉，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頁 13760。 

17
 不過，若因此就把他全然視作「主和派」立場尚有些莽撞，因為我們發現他

同時也和諸多主戰派人士、得罪秦檜的士大夫們交往密切（詳見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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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大慧宗杲對 默 照 禪 的批判對象問題，柳田聖 山 18

（1922-2006）、石井修道19（1943-）、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20、

若山悠光21 都認為宗杲批評的對象是真歇清了。筆者也曾在前人

的基礎上進行過全面系統的論證。22 其二，關於新發現的真歇清

了的文獻研究。新野光亮、來田隆、安藤嘉則、椎名宏雄、宮地

清彥、光地英學、竹內弘道等人對日本發現的真歇清了的材料進

 
18 1975 年，柳田聖山首次提出大慧宗杲批評默照禪的對象是真歇清了。此前，

學界普遍認為宏智正覺是默照禪與看話禪之爭的主角。見柳田聖山，〈看話と

黙照〉，《花園大学研究紀要》6，1975年，頁 1-20。 

19 石井修道對柳田聖山先生的觀點表示認同，並進一步考察了相關的史料。見

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頁 259-264。另見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六）真歇清了との関係をめぐっ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3:1，1974 年，頁 336-339。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

その弟子たち（八）─真歇清了との関係をめぐって（承前）─〉，《印度學

佛教學研究》25:1，1976年，頁 257-261。 

20 除了馬克瑞（John R. McRae）和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歐美學界鮮有人

意識到真歇清了的重要性以及後世對他的遺忘。馬克瑞曾寫道：「宋代曹洞宗

法脈中最傑出的人物是真歇清了和宏智正覺（1091-1157）。」「真歇清了和宏

智正覺在曹洞復興的過程中是最為活躍和知名的人物。」John R. McRae, 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133-134. 莫舒特

說：「清了是日本曹洞宗創始人道元一系的祖師」。「清了在他的時代極其聲名

顯赫，儘管後世的人們沒有保存很多他的語錄。」Morten Schlütter,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960-1279): The Rise of the Caodong Tradi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n School,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 p. 176. 

莫舒特認為真歇清了是大慧批評的默照禪的主要對象，後來補充說主要是真

歇清了，但也包括宏智正覺，而事實上是整個 12 世紀的曹洞宗。Morten 

Schlütter, “Silent Illumination, Kung-an Introspec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Lay Patronage in Sung Dynasty Ch’an,”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r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21-122, 132-135. Morten Schlütter,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129-143. 

21 若山悠光，〈大慧宗杲の黙照禅批判と真歇清了〉，《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

究会年報》48, 2015年，頁 105-145。 

22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4章〈「默照邪禪」之謎

解〉，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103-126。 



 

49 宋代曹洞宗真歇清了禪師新材料的發現及其生平行履考

行了介紹和研究23。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真歇清了《劫外錄》的刻

本和抄本，24
 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對《劫外錄》

作了一些考述25，不過失實之處不少。26
 臺灣的慧達法師對《劫外

錄》進行了校勘。27
 大陸的宗舜法師也曾介紹真歇清了的生平、

著述，並重校了《劫外錄》。28
 其三，關於真歇清了的思想研究。

專門研究真歇清了思想的論文或專著很少29，大部分是散落在曹洞

 

23
 新野光亮，〈『真歇清了禅師語録』の現成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26:1，1977年，頁 172-173。來田隆，〈『真歇和尚拈古抄』の諸本とその言語〉，

《広島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24，1989年，頁 134-122。安藤嘉則，〈玉宝寺

蔵『真歇和尚拈古抄（仮題）』について──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宗学

研究》35，1993年，頁 183-188。安藤嘉則，〈『眞歇和尚拈古抄』（上）：大智

の新出資料として〉，《研究紀要》26，1993年，頁 41-58。椎名宏雄，〈真歇

清了撰述の新出資料四種〉，《宗学研究》36，1994年，頁 217-222。安藤嘉則，

〈『眞歇和尚拈古抄』（下）：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研究紀要》27，1994

年，頁 15-25。石川力山，〈『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上）〉，《駒

澤大学佛教学部論集》25，1994年，頁 65-104。石川力山，〈『真州長蘆了禪

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中）〉，《駒澤大学佛教学部論集》26，1995年，頁 69-108。

石川力山，〈『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下）〉，《駒澤大学佛教学部

論集》27，1996年，頁 75-120。椎名宏雄，〈『真歇和尚拈古』の諸本と問題

点〉，《曹洞宗総合研究センター学術大会紀要》13，2012年，頁 183-188。 

24
 1996年至 2000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

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整理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

6冊。其中 1996年出版的第 3冊所載《劫外錄》是最早刻本。原本現藏於俄

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詳見史金波等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

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127-164。抄本殘頁的具體資訊和

考證詳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

學》卷 3，頁 46。 

25
 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 186-188。 

26
 詳見孔雁，〈《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 TK133敘錄辨正〉，《西夏學》1，2017

年，頁 225-233。 

27
 釋慧達，〈新校黑水城本《劫外錄》〉，《中華佛學研究》6，2002年，頁 127-172。 

28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

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51-68。 

29
 竹内弘道，〈真歇清了の思想について─『信心銘拈提』瑩山親撰の可能性

を發端とし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6:2，1988年，頁 764-768。宮地清彦，

〈「平常心是道」再考──『伝光録』真歇清了禅師章より〉，《宗教研究》82:4，

2009 年，頁 1198-1200。若山悠光，〈趙州「狗子仏性話」の展開：真歇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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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史30、禪學思想史31、中國禪宗史32、中國佛教通史33
 或中國佛

教斷代史34
 等類書中，簡略介紹其生平和思想。 

遺憾的是，直至目前絕大多數大陸學者都誤把宏智正覺當作

大慧宗杲對「默照禪」批判的主要對象，從而忽略了真歇清了的

重要性，以至於還沒有對真歇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詳細考證的論

文。而且以往學界對於真歇清了的生平簡介或者其塔銘的翻譯考

證都比較簡略，使用到的材料非常有限。35
 本文嘗試竭盡所能地

挖掘真歇清了散落在藏經、文人筆記、山寺志等文獻中的史料，

並細緻處理這些記載材料中不一致的部分，力圖重現真歇清了當

年推動曹洞宗在江浙閩一帶蓬勃發展的歷史，補充大量前人未曾

提及或深入考察的真歇清了生平行履的細節。36
 

（二）相關史料 

記述真歇清了傳記的資料主要是宏智正覺所撰〈崇先真歇了

 

による表詮と遮詮の統合〉，《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3:2，2015年，頁 807-810。 

30
 例如毛忠賢，《中國曹洞宗通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頁 273-281。 

31
 例如忽滑谷快天著，郭敏俊譯，《禪學思想史》，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年，

頁 1289-1298。 

32
 例如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頁 765-766。方立天，《禪宗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16。 

33
 例如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卷 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頁 352-353。 

34
 例如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 279-281。 

35
 石井修道在〈慧照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覚と〉，載《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

究紀要》36，1978年，頁 143-168，一文中對真歇清了的生平作了一定的考證，

但主要是根據正覺撰寫的〈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所作的翻譯和少量考證。

其實可以用於考證的藏內外材料還有很多。 

36
 筆者碩士論文中頗費筆墨地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和考證，見《真歇清了禪

師及其禪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頁 26-85。但當時對考證文獻的

擇取和結論的推導不夠謹慎，而且行文冗長。本文則採用了一些更接近宋元

的資料和其他新找到的材料，以使考證更加全面、嚴謹和精簡。 



 

51 宋代曹洞宗真歇清了禪師新材料的發現及其生平行履考

禪師塔銘〉（以下皆簡稱〈塔銘〉）。該〈塔銘〉有面山瑞方本37、

嘉興藏本38，當代學者石井修道和宗舜法師都作過相關版本的梳理

和點校。39
 此外，《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五家正宗贊》、《宗

門統要正續集》、《續傳燈錄》、《五燈嚴統》、《教外別傳》、《五燈

全書》等文獻中都有真歇清了的傳記，因循了不少〈塔銘〉的內

容。此外，《普陀洛迦新志》、《雪峰志》也有他的傳記，其中《普

陀洛迦新志》補充了許多清了在普陀山時的事蹟。《徑山志》中詳

細記載了清了的開悟經歷，並附錄了其所撰寫的〈無盡燈記〉。《江

心志》記載了真歇清了在龍翔興慶禪院的事蹟，收錄了〈開山第

一代悟空真歇了禪師行狀〉、真歇在此期間的四篇文章以及宏智正

覺來訪所作的一首詩。筆者主要根據〈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的

記述順序，對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詳細的說明和考證。其中未記

載的部分則以其他僧傳、燈錄和佛寺志等文獻中的記載進行補充。 

四、真歇清了的名號、籍貫、世壽與法脈傳承 

（一）名號 

真歇清了俗姓「雍」，法名「清了」，號「真歇」40，又號「寂

 

37
 《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卷 1，《卍新續藏》冊 71，第 1426 號，頁 777 下-779

上。 

38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卷 4，《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

32，第 B272號，頁 198下-199下。 

39
 石井修道，〈慧照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覚と〉，《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

要》36，頁 147。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

資料十一〈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東京：大東出版社，1987年，頁 498-508。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

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71。 

40
 石井修道說：「這大概是禪宗史上最早使用的道號了。」見石井修道，〈慧照

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覚と〉，《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6，頁 148

下。《重修普陀山志》又有「真歇」為清了之字的說法：「〔宋〕清了，字

真歇。自長蘆南遊，浮海至此，結庵山椒。」 這顯然是誤寫，字和名不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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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41，謚號「悟空禪師」。42
 據現存古籍文獻記載，世人多稱他

為真歇清了43、真歇了44、長蘆清了45、長蘆了46、雪峰了47、真歇

老子48、真歇老人49、真歇和尚50、了老51、了公52、真歇老祖53、

長蘆了祖54
 等。 

（二）籍貫 

〈塔銘〉、《嘉泰普燈錄》、《補續高僧傳》均記載真歇清了的

籍貫是「左綿安昌」。據筆者所查，「安昌」應是成都府路石泉軍

 

列作稱謂。見〔明〕周應賓纂輯，《重修普陀山志》，卷 2〈釋子．宋清了〉，

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太監張隨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1輯第 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頁 175。 

41
 這是他在龍翔興慶禪寺時所用之道號。 

42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

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70。 

43
 《嘉泰普燈錄》卷 13，《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號，頁 371下。 

44
 例如《嘉泰普燈錄》，卷 29〈長蘆真歇了禪師三首〉，《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號，頁 477中。 

45
 例如《教外別傳》卷 15，《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 20，第 104號，頁 828

上。 

46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頁 300中。 

47
 〔宋〕向子諲，〈後序〉，載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録（上）》，東

京：名著普及会，1984年，頁 149。 

48
 《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續語錄》，《大正藏》冊 48，第 2002B號，頁 136下。 

49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 3，《卍新續藏》冊 71，第 1409號，頁 156下。 

50
 《五家正宗贊》卷 4，《卍新續藏》冊 78，第 1554號，頁 616上。 

51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冊 7，卷 104〈朱子一．自論為

學工夫〉，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619。〔宋〕呂本中，《東萊詩集》

卷 1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91上。 

52
 《大明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第 2062號，頁 915上。 

53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 25，第 B174號，頁

704中、619下。 

54
 《宗統編年》，《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0號，頁 64中、236下、239上。 



 

53 宋代曹洞宗真歇清了禪師新材料的發現及其生平行履考

龍安55，治今四川省綿陽市安縣東北。56
 

（三）世壽 

真歇清了於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出生，宋哲宗元符元年

（1098）出家，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得度、受具足戒。他在

宣和五年（1123）於長蘆寺出世，嗣法丹霞子淳。最終於紹興二

十一年（1151）入滅。世壽六十四歲，戒臘四十五年，出世開法

二十九年零五個月。相關考證茲不贅述。57
 

（四）法眷 

據《嘉泰普燈錄》58
 記載，真歇清了的法嗣有十一人，其中

六人僅列有名字，而沒有留下語錄記載。《五燈會元》59
 則記載他

的法嗣有五人，且記錄了他們的機語。然而，自《續傳燈錄》60
 開

始，「幽岩子諒」便都被寫成「幽岩子詠」；「長蘆慧悟」與「真州

長蘆妙覺慧悟」一併羅列，被視為為兩個弟子，其實是同一個人；

「雪竇智鑒」還被誤列為真歇清了的法嗣。智鑒的確參謁過真歇

清了，也隸屬於清了的法脈，只不過是他的法孫。智鑒嗣法的是

清了的弟子大休宗玨。隨後《五燈全書》、《宗統編年》因襲了這

幾點。據〈塔銘〉記載，真歇清了「六處度弟子普嵩等四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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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安……宣和元年，改龍安曰安昌，後復故。寶祐後，為軍治所。」見〔元〕

脫脫等撰，《宋史》，卷 89〈地理五〉，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頁 2215。 

56
 見郭黎安編著，《宋史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201。

另見《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中〈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

州路〉和〈成都府附近〉圖。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

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29-31。 

57
 參見孔雁，〈《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 TK133敘錄辨正〉，《西夏學》1，頁

229。 

58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8號，頁 280上。《嘉泰普

燈錄》卷 13，《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號，頁 371上-中。 

59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頁 911-912。 

60
 《續傳燈錄》卷 23，《大正藏》冊 51，第 2077號，頁 628下、630下-63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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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嗣法出世者有三十餘人，列出的五人中首次出現了「報慈傳

卿」和「顯孝德朋」61
 二人，《五燈全書》和《普陀列祖錄》也繼

承了這一點。上述提及的文獻記載詳見下表： 

 

表 1 真歇清了的法嗣記載 

《 嘉 泰

普 燈

錄》 

《 五 燈

會元》 

《 續 傳

燈錄》 

〈 崇 先

真 歇 了

禪 師 塔

銘〉 

《 五 燈

全書》 

《 五 燈

嚴統》 

《 宗 統

編年》 

真 州 長

蘆 妙 覺

慧悟 

真 州 長

蘆 妙 覺

慧悟 

真 州 長

蘆 妙 覺

慧悟 

真 州 長

蘆慧悟 

真 州 長

蘆 妙 覺

慧悟 

真 州 長

蘆 妙 覺

慧悟 

長 蘆 妙

覺 

福 州 龜

山義初 

福 州 龜

山義初 

福 州 龜

山義初 

 

福 州 龜

山義初 

福 州 龜

山義初 

龜 山 義

初 

建 康 府

保 寧 興

譽 

建 康 保

寧興譽 

健 康 保

寧興譽 

 

建 康 保

寧興譽 

建 康 保

寧興譽 

保 寧 興

譽 

真 州 北

山法通 

真 州 北

山法通 

真 州 北

山法通 

 

真 州 北

山法通 

真 州 北

山法通 

北 山 法

通 

慶 元 府

天 童 宗

玨 

明 州 天

童宗玨 

明 州 天

童宗玨 

明 州 雪

竇宗玨 

明 州 天

童宗玨 

明 州 天

童宗玨 

天 童 宗

玨 

溫 州 鴈

山 能 仁

壽崇 

 

能 仁 崇

壽 

 

能 仁 崇

壽 

 

能 仁 崇

壽 

潭 州 上

藍祖卿 

 

上 藍 祖

卿 

 

上 藍 祖

欽 

 

上 藍 祖

卿 

溫 州 龍

翔道暉 

 

龍 翔 道

暉 

 

龍 翔 道

暉 

 

龍 翔 道

暉 

溫 州 幽

岩了諒 

 

幽 岩 子

詠 

 

幽 岩 子

詠 

 

幽 岩 子

詠 

福 州 壽

山德初 

 

壽 山 德

初 

 

壽 山 德

初 

 

壽 山 德

初 

 
61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中作「德朋」，而《真歇清了禪師語錄》

中作「得明」。據其他材料補正，應為「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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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神

光道新 

 

神光道

新 

 

神光道

新 

 

神光道

新 

  雪竇鑒  雪竇鑒  雪竇鑒 

  

長蘆慧

悟 

 長蘆悟  

長蘆慧

悟 

   

建康府

移忠報

慈傳卿 

報慈傳

卿 

  

   

臨安府

崇先顯

孝德朋 

杭州皐

亭崇先

竹筒德

朋 

  

 

若〈塔銘〉的資料可信，那麼真歇清了的剃度弟子共四百人，

而列有法名的僅有普嵩一人。真歇清了的嗣法弟子有三十多人，

法名被記錄下來的僅有十三人。62
 其中除了潭州上藍祖卿，其餘

弟子都活躍在真歇清了弘法的真州、溫州和福州一帶。 

五、真歇清了的化履行蹤 

（一）早年經歷 

1. 出家、剃度、具戒 

〈塔銘〉記載說真歇清了自幼看到佛像便喜笑顏開，欣戀不

舍。以此表明他從小便與佛教有緣，為以後出家埋下伏筆。他十

一歲時在當地聖果寺依清俊法師出家63，學習《法華經》。七年後

 

62
 真州妙覺慧悟、慶元府天童宗玨、福州龜山義初、建康保寧興譽、真州北山

法通、崇先德朋、溫州雁山能仁壽崇、潭州上藍祖卿、溫州龍翔道暉、溫州

幽岩了諒、福州壽山德初、福州神光道新和報慈傳卿。 

63
 《普陀洛迦新志》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此處「俊僧」應是指清俊。但

此人除卻清了出家皈依師父之外，在文獻中沒有其他記載。王亨彥纂輯，《普

陀洛迦新志》，卷 6〈一、普濟主持．〔宋〕真歇〉，民國十三年（1924）排印

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輯第 10冊，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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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法華經》的考試得以剃度，並受具足戒。 

2. 赴成都大慈寺學經論、登峨眉山、出蜀 

真歇清了來到成都大慈寺聽習《圓覺經》、《金剛經》、《大乘

起信論》等經論，領略大意後出蜀雲遊。64
 其中，西南一代十分

流行的《圓覺經》65
 對他影響頗深，從他的著作和思想便可見一

斑。66
 他前往峨眉山巡禮普賢菩薩道場67，然後一路向東，離開四

川。路過瀘南郡建崇寧寺時，那裡的僧眾曾極力挽留他。真歇清

了認為他正值鯤鵬展翅的時節，不能就此停留。於是沿瞿塘峽68
 而

下，經過灔澦堆69，到達荊楚70
 一帶。 

3. 參謁丹霞子淳開悟 

真歇清了沿江經過湖南、湖北，到達鄧州丹霞山（治今河南

 

64
 《普陀洛迦新志》補充了他出蜀雲遊的原因，即「聽講玄解經論，以為言說

終非究竟。」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 6〈禪德門〉，「普濟寺住持．

宋真歇」條，頁 340。 

65
 如蜀僧居簡所言：「圭峰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略為

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于戲盛哉！」見〈圓覺

經集註序〉，載《圓覺經集註》，《卍新續藏》冊 10，第 257號，頁 437下。此

外，蜀地的石窟造像也能反映出這點。見丁明夷，〈四川石窟雜識〉，載《文

物》8，1988年，頁 46-58。劉長久主編，《安嶽石窟藝術》，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97年，頁 123-143。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

和宗教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載《敦煌研

究》4，2009年，頁 47-56。 

66
 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5章第 4節〈《圓覺經》對曹

洞宗禪學的重要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147-159。 

67
 南宋時屬成都府路嘉州峨眉縣，在今四川省樂山市峨眉山市。 

68
 「瞿塘峽」為長江三峽之首，也稱夔峽，治今重慶市奉節縣。西起奉節縣白

帝城，東至巫山大溪。兩岸懸崖壁立，江流湍急，山勢險峻，號稱西蜀門戶。

峽口有夔門和灩澦堆。 

69
 灔澦，亦作「灩澦」，即灩澦堆，長江瞿塘峽口的險灘，在重慶奉節縣東。此

處峽路峻急，只一日便可到達荊湖北路江陵府，即所謂「荊楚一帶」，多有詩

句為證。 

70
 荊為楚之舊號，略當古荊州地區，在今湖北、湖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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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南陽市南召縣）參謁曹洞宗丹霞子淳禪師。〈塔銘〉記載了他的

開悟經歷，但比較簡略。他的法兄慧照慶預（1079-1140）校勘的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和真歇清了的《劫外錄》的相關記載更為

詳細。故列舉後者如下： 

 

師初見丹霞。霞問：「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

霞云：「你鬧且去！」一日登缽盂峯，豁爾契悟。徑歸見霞，

方侍立，霞劈耳便掌云：「將謂你知有。」師忻然禮拜。來

日，霞上堂，云：「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

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云：「今日升座，更瞞我不得也。」

霞云：「你試舉我今日升座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不

瞥地。」 71
 師抽身便出。72

 霞一日在方丈後坐，師問訊。霞

見來，不顧。師云：「維摩道個什麼，文殊便生讚歎？」霞

微笑，師禮拜。霞云：「你不待我為你說？」師云：「我又

不是患聾。」73
 

 

所謂「空劫以前自己」是指天地萬物生成之前他的本來面貌

 
71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卷 2中記載的是「將謂你瞥地」，《卍新續藏》冊 71，

第 1425號，頁 762上。而《真歇清了禪師語錄》中的記載恰與之相反，為「將

謂不瞥地。」兩種記載都可以解釋得通。其一，從後來又有方丈後的師徒問

答、子淳微笑來看，這一次對話真正算是印可了清了。因此，上一次子淳說

的話很可能是「將謂你瞥地」，意為「還以為你領悟了呢！」其二，根據〈塔

銘〉的記載，在「一掌」之後，子淳以玄妙密意來詰問清了證悟的內容。清

了的回復不僅與之相應，且機鋒敏捷。如果第三次和第四次對話都算是子淳

對清了的勘驗的話，那麼在第二次對話中，清了挨了一掌後欣然禮拜時已經

開悟，為「將謂不瞥地」也說得通。若從清了的角度來看，他自稱在子淳一

掌之下開悟，應是「將謂不瞥地」。若從子淳或慶預的角度來看，或為「將

謂你瞥地」，以作勘驗。 

72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中的記載僅到此為止，後面的記載出自《劫外錄》。 

73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

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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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這是曹洞宗禪師經常用來啟發弟子的話。在清了剛要回

答時，子淳便呵止了他，以免他墮入言語論禪的窠臼。清了登缽

盂峰若有所悟後，又經子淳勘驗數次，並暗示祖師的經典語錄亦

不能用心識去揣度。直到清了不再向說教中去求悟，不再為言語

纏繞或擬心思量，才能算作是契悟「玄妙訣」。這也成為真歇清了

禪法的底色。 

4. 遊五台、京卞、真州74，遍參名師 

真歇清了北上五臺山75，巡禮文殊菩薩道場。後抵達京師76，

參謁各寺著名的禪師77，沿著卞水南下到達真州長蘆崇福禪寺。當

時祖照道和（1057-1124）擔任長蘆崇福禪寺的住持。該寺為當時

著名的禪寺之一，一直是雲門宗的傳法重地。道和是法雲善本之

弟子，門下龍翔雲集，有千人之多。 

《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卷一中記載了他們初次見面問答的情

景。78
 二十六歲的真歇清了與祖照道和一語相契，被視為俊才，

不過半年時間便成為祖照道和的侍者。一年後便請他分座說法，

 
74

 真州屬淮南東路真州六合縣，在今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政和七年，賜郡名

曰儀真。建炎三年，入于金，尋復。」見郭黎安編著，《宋史地理志匯釋》，

頁 142。 

75
 南宋時，五臺山屬河東路代州五台縣，在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台縣，為文殊菩

薩之道場。 

76
 從之後「浮汴而下」來看，清了所入之京為東京開封府。 

77
 據〈劫外錄〉中「機緣」部分的記載，真歇清了參訪的禪師除了丹霞子淳之

外，還有石門和尚、香山、深州、保寧、佛鑒、佛照、雲蓋、長蘆祖照。見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

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4-65。相關人物的部分考證見孔雁，〈《黑城

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 TK133敘錄辨正〉，載《西夏學》1，頁 225-233。 

78
 「師見長蘆祖照。照見來便問：『甚處僧？』師云：『川僧』。照云：『年多少？』

師云：『二十六。』照云：『猶自亂走在』。師撼禪床云：『祗在者裡。』照便

喝，師禮拜。僧云：『傷風頭疼。』照云：『傷左邊？傷右邊？』僧無語。師

云：『者僧卻安樂，只是不肯參堂。』」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

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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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參謁。或許是因為祖照道和有傳衣缽給他的想法，真歇清了

便默默離開。後來祖照道和又寫偈把他招來。叢林年長的禪師都

親自前往迎接，請他擔任首座。政和八年（1118），祖照道和退院，

晚上夢到有人告訴他說將有蜀僧繼任，還以為是佛果克勤或佛眼

清遠。沒過多久祖照道和又被請去住持長蘆寺。79
 這些看似有些

反復、古怪的事件都預示了後來的承嗣爭端，宏智正覺所撰的〈塔

銘〉中未曾提及，但據其他文獻可知確有其事（詳見下文）。 

（二）七主名剎、五承紫泥 

1. 開堂長蘆寺，嗣法引爭端 

宣和三年（1121），祖照道和生病，又命真歇清了為首座。病

情加重後便再次退院。宣和四年（1122）秋七月80，經制使陳公請

真歇清了繼任長蘆崇福寺住持。 

宣和五年（1123）五月，真歇清了出世住持長蘆崇福禪寺，

在寺僧眾有一千七百餘人。在開堂升座儀式上，他拈香宣告嗣法

丹霞子淳。長蘆崇福禪寺本是雲門宗的道場，祖照道和傳衣於他

是為了讓他承嗣雲門宗的法脈。而真歇清了卻說：「得法丹霞室，

傳衣祖照庭。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 81，堅決承嗣丹霞子淳。

這招致祖照道和及其弟子的激烈反對。《五家正宗贊》82、《叢林盛
 

79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

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但是，據《補續高僧傳》記

載，祖照退院後不是沒過多久又被請回去，而是住持空缺長達兩年。見《補

續高僧傳》，卷 9〈真歇了禪師傳〉，《卍新續藏》冊 77，第 1524 號，頁 432

下。 

80
 據《宗統編年》記載：「己亥宣和元年……禪師清了抵長蘆繼其席」，與〈塔

銘〉記載不一，筆者認為應以〈塔銘〉為準。《宗統編年》，卷 23〈曹洞第九

世祖〉，《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0號，頁 233中。 

81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號，頁 705中。 

82
 《五家正宗贊》，卷 3〈真歇了禪師〉，《卍新續藏》冊 78，第 1554號，頁 606

上-中。另見《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卷 1，《卍新續藏》冊 71，第 1426號，頁

77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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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83、《補續高僧傳》84
 都有相關記載。《叢林盛事》對這一事件

的評價是：「江湖有識者，皆雅其不忘本也。」85
 

真歇清了繼任長蘆寺住持一個月後，長江水漲，湮沒了當地

的農田，幾乎顆粒無收。他升堂告訴眾人安心打坐，不用擔憂。

八月，祖照道和圓寂，真歇清了以對待師父的禮儀安葬了他。十

月，清了親自外出乞食，直到宣和六年（1124）二月返回，將化

緣所得供給寺院僧眾所需后還仍有富餘。僧眾詢問從何所得，他

卻隱而不說。 

真歇清了擔任長蘆寺住持以後，大傳曹洞宗風，培育了不少

曹洞後人。宏智正覺也曾在那裡先後擔任首座和住持，真歇清了

的弟子也曾擔任過該寺的住持（詳見下文）。 

2. 住持普陀山寶陀寺，開普陀禪宗第一代 

(1) 入普陀山弘法 

建炎二年（1128）六月，四十一歲的真歇清了退院。八月，

他橫渡錢塘江，來到明州普陀山禮拜觀音菩薩道場。86
 普陀山一

帶七百餘家民眾聽聞其教法，都放棄捕魚為業，拯救了千萬億的

生命。87
 或許因為有這樣的記載，後世相傳他曾經撰寫《戒殺

文》。88
 

 
83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號，頁 705中。 

84
 《補續高僧傳》，卷 9〈真歇了禪師傳〉，《卍新續藏》冊 77，第 1524 號，頁

432下。 

85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號，頁 705中。 

86
 「八月，絕錢塘，如明之梅岑，禮觀音大士。」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

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

國禪學》卷 3，頁 69。「梅岑」是浙江省普陀山的別名。 

87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

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70。 

88
 該〈戒殺文〉是為普通根機之民眾所作，主要是通過佛教因果報應的理論警

示和教導大眾不要殺生，並指出救贖脫離三惡道之念佛法門：「所以奉勸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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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真歇清了何時進入普陀山，文獻中各有說辭。目

前主要有三種說法。其一，〈塔銘〉說是「建炎二年（1128）六月」。

《補續高僧傳》、《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都受〈塔銘〉的影響，

也記載為建炎二年89；其二，《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雪峰

志》、《續傳燈錄》、《五燈嚴統》、《宗統編年》記載為「建炎末（四

年）」90
 其三，《大德昌國州圖志》91、《延祐四明志》92、《補陀洛

迦山傳》、《重修普陀山志》和《普陀洛迦新志》則記載為「紹興

元年辛亥」（1131）。93
  

據《雪峰志》記載，真歇清了是建炎四年（1130）進入閩地

雪峰山。94
 若他在紹興元年（1131）時剛到普陀山，又怎麼會在

 

善男子善女人，各自回頭是岸，相互接引，悔改身心，免墮三惡道。如果仍

心存僥倖，那麼將萬劫不復。但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整篇〈戒殺

文〉之邏輯和義理比較簡單，特點是語詞生動形象，很有畫面感，令人聞之

深有所感。據說周邊七百餘戶漁民聽聞後放棄以捕魚作為職業。見《歸元直

指集》卷 2，《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 22，第 112號，頁 21下-22上。 

89
 《補續高僧傳》，卷 9〈真歇了禪師傳〉，《卍新續藏》冊 77，第 1524 號，頁

432下。《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 2〈真歇了禪師〉，《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2號，頁 595中。 

90
 《嘉泰普燈錄》，卷 9〈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

號，頁 344上。〔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長蘆請了禪

師〉，頁 898。《五燈嚴統》卷 14，《卍新續藏》冊 81，第 1568號，頁 100下。

《續傳燈錄》，卷 17〈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大正藏》冊 51，第 2077號，

頁 580上。《宗統編年》卷 23，《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0號，頁 236下。 

91
 〔元〕馬澤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 16〈昌國州寺院．寶陀寺〉，中華

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6363

下-6364上。 

92
 〔元〕馮福京修，郭薦纂，《大德昌國州圖志》，卷 7〈敘祠．寺院〉，「寶陀寺」

條，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頁 6098-6099下。 

93
 《補陀洛迦山傳》，《大正藏》冊 51，第 2101號，頁 1137下。〔明〕周應賓纂

輯，《重修普陀山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9 冊，

頁 137、298。《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9 號，頁 652 下。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頁 82；卷 6〈宋．真歇〉，頁 341；同卷〈寶

陀 元豐三年所賜額〉，頁 428。 

94
 〔明〕徐�纂輯，《雪峰志》卷 5，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清乾隆二十



62 法鼓佛學學報．第 28期（2021）  

前一年到雪峰寺呢？可見這一說法應是錯傳。筆者認為，宏智正

覺是真歇清了的同門師兄弟，而且二人來往密切。建炎四年（1130）

真歇清了路過過天童寺時，宏智正覺就在那裡，又恰逢結制日，

他不太可能記錯這個時間。此外，宏智正覺曾經赴普陀山拜訪過

真歇清了，有詩為證。95
 因此宏智正覺對於真歇清了住持普陀山

的事跡應該十分瞭解。〈塔銘〉對真歇清了在此期間的事蹟記載

非常詳細，是比較正式的記述，要比其他轉述的材料更為可靠，

因此真歇清了進入普陀山的時間應以「建炎二年六月」為準。「紹

興元年辛亥」說可能源自《大德昌國州圖志》、《補陀洛迦山傳》，

其後〔明〕周應賓纂輯的《重修普陀山志》和〔民國〕王亨彥編

的《普陀洛迦新志》均沿襲之。 

(2) 住持寶陀寺，易律為禪，開普陀禪宗第一代 

《普陀洛迦新志》卷六將真歇清了列在〈普濟96、法雨二寺住

持表〉97
 中。此外，卷六〈普濟住持 共五十五傳〉中有他的傳記。

《補陀洛迦山傳》、《重修普陀山志》和《普陀洛迦新志》中都記

載他自長蘆寺向南雲遊至普陀山，在山頂建了一座小廟，題名「海

岸孤絕處」。許多禪林英才都來到他的門下參謁，這座寺院也從律

寺改制為禪寺。98《普陀洛迦新志》又有記載說：「普陀禪宗自歇

始，為開宗第一代。由是飛錫此山者，皆具曹溪正法眼藏……普

 

年（1755）賴亨侯等重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第 7

冊，頁 131。 

95 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録（上）》，頁 450。另見《宏智禪師廣錄》，

卷 8〈航海之寶陀訪真歇師兄〉，《大正藏》冊 48，第 2001號，頁 94上。 

96 寶陀寺即普濟寺。五代開山時名「不肯去觀音院」。至宋元豐三年賜額「寶陀

觀音寺」。 

97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 6〈寶陀 元豐三年所賜額〉，頁 428。 

98 「易律為禪」的意思是改甲乙制寺廟為十方制叢林，並非將律宗寺廟改為禪

宗之意。Morten Schlütter,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pp.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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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以真歇為開宗第一代，其為禪宗乎？」99 又《普陀列祖錄》亦

云：「此山禪宗，蓋自師始，稱開法第一世。」100
 然而，《普陀列

祖錄》和《普陀洛迦新志》分別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纂輯。在此之

前，未有真歇清了為普陀山禪宗開宗第一代之說。上述兩條材料

表明「普陀山禪宗自真歇始」起碼是清代之後教內的「信仰事實」。 

(3) 楞嚴會 

《禪林象器箋》記錄了真歇清了在普陀山創立楞嚴會的始

末。101
 因住持普陀山期間僧眾突然紛紛生病。真歇清了向觀音菩

薩虔誠禱告。晚上夢到觀音菩薩教他讓僧眾依戒臘行道誦持〈楞

嚴咒〉以回向聖凡。他醒來後依照菩薩的托夢而實行，僧眾的病

果然都痊癒了。從此楞嚴會開始在叢林中盛行。102
 

3. 遊天童、過雁蕩、國清寺三請三辭 

建炎四年（1130）103，真歇清了在結制日（四月十五日）104
 到

達天童景德禪寺。《宏智禪師廣錄》卷四中還記載了他進入天童山

後宏智正覺的上堂語錄。105
  

五月，天台國清寺106
 三次請真歇清了前往擔任住持，均被他

 
99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 6〈禪德門〉，「普濟寺住持．宋真歇」條，

頁 341。 

100
 《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9號，頁 653上。 

101
 《禪林象器箋》卷 16，《大藏經補編》冊 19，第 103號，頁 509中-510中。 

102
 關於真歇清了與楞嚴會的關係，詳見孔雁，〈楞嚴會小考〉，載《中國佛學》2，

2015年，頁 299-314。 

103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

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70。 

104
 見《禪林備用清規》，《卍新續藏》冊 63，第 1250號，頁 630中，「今月十五

日。伏值本師釋迦如來大和尚結制之辰……」頁 663下，「十五日結制上堂」。 

105
 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録（上）》，頁 156。另見《宏智禪師廣錄》，

卷 4〈明州天童山覺和尚上堂語錄〉，《大正藏》冊 48，第 2001號，頁 35上-36

下。 

106
  天台國清寺位於天台山佛隴峰南麓，乃中國佛教天台宗和日本佛教台密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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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拒。然而，一些晚出的材料如《普陀洛迦新志》107、《普陀列祖

錄》108、《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109
 都說他曾經住持天台山國清

寺，這應該是誤傳。 

八月，真歇清了路過雁蕩山一帶。110《希叟紹曇禪師廣錄》

中錄有〈坦老求題真歇、宏智、竹庵同遊雁山酬唱真跡軸後〉詩

一首：「天生三個老冤魔，狹路相逢沒奈何。□把肚腸摟抉看，曲

於四十九盤多。」111
 可知與真歇清了一同遊雁蕩山的還有宏智正

覺、竹庵士珪、「坦老」和紹曇等人。 

4. 住持天封寺 

建炎四年（1130）十月，真歇清了客居天封寺112。根據前面

「客」天封寺，可知並非住持此寺，客居而已。此外，據〈塔銘〉

末尾的「銘」，他「七據緇海，五承紫泥」113。《南宋元明禪林僧

 

庭，後為十剎第十。南宋時位於兩浙路台州天台縣，在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

縣。 

107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頁 341。「（清了）後主國清、雪峯、育王、龍

翔、興慶、雙徑」。 

108
 《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9號，頁 652下。「（清了）後應天

台國清，閩之雪峯。」 

109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 2，《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2號，頁 595下。「庚

戌（建炎四年）（清了）應天台國清寺，尋受閩之雪峯。」 

110
 南宋時，雁蕩山在兩浙路溫州，治今浙江省溫州市，位於中國東南溫州市境

和台州市南部。 

111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卷 7，《卍新續藏》冊 70，第 1390號，頁 471下。 

112
 天封寺在天台縣北五十里。陳宣帝太建七年（575），初智者大師入天封山，

見一老父告云：「師蔔庵遇磐石可止。」果如所告，智者大師于此晏坐，其後

成寺。隋開皇五年賜號「靈墟道場」。漢幹佑中改「智者院」，宋大中祥符元

年改「壽昌寺」，治平三年改「天封寺」，舊有瑞雲閣。見〔明〕釋傳燈編纂，

《天台山方外志》，卷 4〈天封寺〉，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3

輯第 8冊，頁 149。 

113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

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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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傳》和《普陀列祖錄》說他「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114。

其中提及的寺廟並不包括天封寺。115
 

然而，有一些材料的記載與此相反。《五燈會元》116、《徑山

集》117、《續傳燈錄》118
 都說真歇清了曾住持天封寺。此外，根

據《天台山方外志》的記載，他確實在天台山說過法，並有一則

上堂語錄存世。119
 駒澤大學所編《禪宗大詞典》「禪宗史跡地圖」

中國⑤（浙江省）注 26「元通峰──天封寺」亦言「真歇清了

住」120。 

「上堂」多指禪宗叢林中，住持之上堂說法，常伴有擊法鼓、

掛上堂牌等儀軌。此處言真歇清了「上堂」，可見是視其為住持而

言。筆者傾向于認為清了確實曾在天封寺擔任過住持級別的職

務，但只有一個月左右便離開前往雪峰崇聖禪寺。天封寺不如其

他住持過的寺廟那樣知名，而且任期很短，這或許是宏智正覺描

述為「客居」的原因。 

 
114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 2，《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2 號，頁 595 下。

又見《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9號，頁 652下。 

115
 所謂七處，概指（江蘇南京）長蘆崇福禪寺、（浙江舟山）普陀山寶陀寺、（福

建福州）雪峰崇聖禪寺、（浙江寧波）阿育王廣利禪寺、（浙江溫州）溫州龍

翔興慶禪院、（浙江杭州）徑山能仁禪院和（浙江杭州）崇先顯孝禪院。「五

承紫泥之詔」概指詔住蔣山太平興國寺（力辭七次乃允）、阿育王廣利禪寺、

溫州龍翔興慶禪院、徑山能仁禪院和崇先顯孝禪院。 

116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頁 898。 

117
 〔明〕宗浄集，《徑山集》，卷 2〈第十五代真歇了禪師〉，明萬歷七年（1579）

刻本，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78，杭州：廣陵書社，2006 年，頁

62-63。 

118
 《續傳燈錄》卷 17，《大正藏》冊 51，第 2077號，頁 580上。 

119
 上堂云：「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隱密，孰云漁父

棲巢？秪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見透關眼麼？」良久，曰：「直饒聞早

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明〕釋傳燈編纂，《天台山方外志》，卷 8〈高

僧考第九．禪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3輯第 8冊，「宋．

真歇清了禪師」條，頁 333。 

120
 駒澤大學禅學大辭典編纂所編，《（新版）禅學大辭典》，「圖錄．禅宗史跡地

圖」，東京：大修館書店，2005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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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持雪峰崇聖禪寺121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真歇清了前往福州雪峰寺擔任住

持。僧眾的人數進一步超過了長蘆崇福寺的一千七百人。檀越爭

相佈施，每年所得的用度相當充裕。福建路自古以來佛寺眾多，

且多為禪寺，遍佈全省。這裡的禪門領袖為四方所仰重和推舉，

名聲遠播。真歇清了為該寺第十六代住持122。他住持雪峰寺五年，

傳曹洞宗法，是當時閩地「法道最盛」者之一。123
 當地或過路的

僧俗，如惟訥124、雪林彥和尚125、無著妙總尼師126、吳偉明提刑127、

王以寧待制128，乃至圓悟克勤的弟子曇懿與遵璞129
 等都曾參謁過

真歇清了，咨叩不倦。紹興四年（1134）的夏天，大慧宗杲遊覽

 
121

 雪峰寺南宋時位於福建路福州閩縣和侯官縣一帶，在今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

大湖鄉雪峰村。該寺是禪宗雲門、法眼二派的發源地，後為江南五山十剎之

一，素有「江南第一叢林」之稱。創建於唐朝咸通十一年（870），開山祖師

是唐代高僧義存禪師。 

122
 見〔明〕徐�纂輯，《雪峰志》，頁 131。 

123
 「是時閩中法道最盛，蓋自師與真歇、淨照數公振發。」見《僧寶正續傳》，

卷 6〈皷山珪禪師〉，《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1號，頁 577上。 

124
 惟訥是福州閩清縣人，出家後前往雪峰寺參謁真歇清了，咨叩不倦。後參謁

圓通通慧得法。曾先後住持橫軸雲陽禪院、廬山棲賢寺、圓通寺、福州九座

山太平禪院。見〔宋〕周必大，《訥菴塔銘》，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載

《周益公文集》，卷 40《省齋文稿》，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

叢刊》冊 49，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 102-103。 

125
 〔宋〕釋寶曇，《雪林彥和尚塔銘》，淳熙元年（1174），載〔宋〕釋寶曇，《橘

洲文集》，日本元祿十一年（1698）刊本，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

冊 5，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 10-11。 

126
 〔宋〕曇秀輯，《人天寶鑑》，《卍新續藏》冊 87，第 1612號，頁 21中。篇首

曇秀的序文落款為紹定三年（1230）結制日。妙總曾參謁真歇清了一事，《佛

祖歷代通載》也有記載。見《佛祖歷代通載》卷 20，《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頁 700中。 

127
 《嘉泰普燈錄》，卷 23〈提刑吳偉明居士〉，《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號，

頁 432中。〔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20，頁 1353。 

128
 《樂邦文類》，卷 3〈廣平夫人往生記〉，《大正藏》冊 47，第 1969A 號，頁

190下。 

129
 《續傳燈錄》，卷 27〈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大正藏》冊 51，第 2077號，

頁 65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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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時恰巧趕上雪峰崇聖禪寺修建菩提法會。真歇清了便請他

為僧眾開示說法。《大慧普覺禪師年譜》130
 中記載了宗杲講法的

內容。《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十三131
 與《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卷五132
 都記載了宗杲到雪峰山普說一事，且內容相同，較《大慧

普覺禪師年譜》的記載更為豐富詳細。然而，據《叢林公論》記

載，宗杲當時的言語多有戲弄輕慢之辭，但是真歇清了表現得泰

然自若。133
 默照禪與看話禪之爭也就此正式拉開序幕。134

 紹興

五年（1135），真歇清了退居東庵。 

6. 詔住阿育王寺，償債復興 

紹興六年（1136）七月135，四明阿育王廣利禪寺的住持之位

空缺，真歇清了奉旨前往補任。該寺為北宋時期著名的佛剎，原

是雲門叢林。宋仁宗時高僧大覺懷璉從京師退隱後便來到這裡。

由於寺中宸奎閣收藏有宋仁宗賜給大覺懷璉詩稿手跡，故而聲名

昭著。後來因為寺院經營不善，逐漸空曠敗落，頗難整治。所謂

「齋鼓不伐，晝突不黔」136，可見當時僧眾飲食不繼之慘狀。此

外，該寺還負債近二十萬，大眾都深感憂慮。真歇清了十月來到

寺廟，成為該寺第十四代住持137。不久後就償還了佛寺八九成的

 
130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 1，第 A42號，頁 799

上-下。 

131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3，《大正藏》冊 47，第 1998A號，頁 863上-864

中。 

132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5〈師到雪峯值建菩提會請普說〉，《卍正藏經》冊

59，第 1540號，頁 977上-979上。 

133
 《叢林公論》，《卍新續藏》冊 64，第 1268號，頁 767下。 

134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4章〈「默照邪禪」之謎

解〉，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103-126。 

135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2號，頁 595下。原文是：

「紹興五年丙寅，奉旨補明州育王寺。」 

136
 即聽不到敲齋鼓的聲音，白天煙囪就沒黑過。 

137
 見〔清〕畹荃輯，《明州阿育王山續志》卷 16，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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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如果紹興七年（1137）暫時停留在建康138
 時已經從阿育王

寺離任，那麼住持該寺的時間前後不過一年左右。如果到紹興八

年（1138）前往住持溫州龍翔興慶禪院才離任，那麼住持阿育王

寺的時間約兩年左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夠如此有成就，說明

真歇清了非常擅長化緣。這一點也是弘傳曹洞法脈所需的經濟基

礎。 

7. 詔住建康蔣山，七辭乃允 

紹興七年（1137），真歇清了在建康做短暫停留，後受詔住持

蔣山太平興國寺139。然而他並不想前去繼任，七次稱病堅決推辭。 

8. 詔住溫州龍翔興慶禪寺140，任開山住持 

紹興七年（1137）閏十月，真歇清了奉詔前往住持溫州龍翔

興慶禪寺。紹興八年（1138）四月進入寺院，舉行升堂小參以安

定僧眾。紹興十五年（1145）二月，真歇清了祈請退院賦閑。他

在該寺擔任住持八年有餘，進行了大量的寺院基礎設施建設。存

世的燈錄、寺志、地方誌中對此有不少記載。141
 寺院建設所需的

 

合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輯第 12冊，頁 891。 

138
 宋時為江南東路建康府，治今江蘇省南京市。「建炎元年為帥府。三年，復為

建康府。」見郭黎安編著，《宋史地理志匯釋》，頁 152。 

139
 此寺位於南京市朝陽門外之鐘山獨龍阜，乃後來十剎之第三剎。 

140
 該寺南宋時屬兩浙路溫州永嘉縣，治今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江心嶼。唐咸通

間（860-873）建西塔。唐開元（713-741）建東塔。元豐（1078-1085）賜東

塔為普寂院，西塔為爭信院。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進犯臨安，宋高宗

避居孤嶼普寂禪院。這一年，賜改「普濟禪院」為「龍翔院」，「淨信講院」

為「興慶講寺」。見〔明〕鄧淮修，王瓚、蔡芳纂，《（弘治）溫州府志》卷 16，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32，景印明弘治十六年（1503）序刻本，

上海古籍書店，1990年，頁 760。一說唐咸通七年（866）於西峰建凈信教院。

宋開寶二年（969）與於東峰建普濟禪院。見〔宋〕佚名，〈宋高宗道場記〉，

載〔清〕元奇編撰，《江心志》卷 7，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白化文、

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92，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 339-340。 

141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3 章〈兩宋之際曹洞宗

的寺院建設與寺院經濟的發展〉第 1節，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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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大多來自檀越的佈施。南宋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

（1150-1223）曾回憶他聽長輩們講真歇清了到永嘉郡時的事：「來

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衘輿戞，以先至為幸。造寺洪流

中，不日月而成。」142
 描述出當時郡人全體出動相迎禮拜、爭相

佈施的盛況，這使得真歇清了在江中建造寺廟的想法很快就落實

了。甚至在當地婦人的墓誌銘中都有參謁真歇清了的記載。143
 可

見當年他在溫州的聲望頗為顯著。 

9. 詔住徑山能仁禪院 

紹興十五年（1145）四月，真歇清了奉詔到臨安徑山能仁禪

院144
 擔任住持，被奉為第十五代祖師145。該寺位於兩浙西路臨安

府余杭縣，治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徑山鎮。這裡原來是臨濟宗

的叢林，由於大慧宗杲受政治牽連被流放嶺南，寺院逐漸衰敗。

後來朝廷安排真歇清了繼任。五月，真歇清了來到徑山寺。當時

寺中有一千餘名僧人，寺產微少，以至於要外出乞食。據《五家

正宗贊》記載，清了在住持期間曾赴寶溪化緣。146
 而〈塔銘〉對

這一時期的記載非常簡略，尤其是住持徑山的後期。《徑山志》中

倒有一些關於他修建大雄寶殿的記載：「十七年，真歇建大雄
 

142
 〔宋〕葉適，《水心集》卷 9，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

冊 66，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 460。 

143
 〔宋〕鄭炳，〈南宋徐時乂妻黃氏墓誌〉，淳熙十六年（1189）四月十二日，

載溫州市圖書館《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編輯部編，《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第 1

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167。 

144
 唐天寶四年（745），法欽至徑山結庵。大曆三年（768），代宗下詔建徑山寺。

徑山寺原屬「牛頭派」，牛頭宗法融下第六世道欽「國一大師」曾在此傳法。

建炎四年（1130）興「臨濟宗」，道譽日隆，被列為「江南」五山十剎之首。 

145
 〔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2〈列祖．第十五代真歇清了禪師〉，明天啟四

年（1624）原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31 冊，頁

145。 

146
 「真歇和尚住徑山時，行化寶溪。到師家中，見乃母。歇以手摸其腹，人訝

之。歇曰：『我重婆子者裡出一員古佛。』」見《五家正宗贊》，卷 4〈月堂昌

禪師〉，《卍新續藏》冊 78，第 1554號，頁 6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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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147
 又「大雄寶殿，紹興間真歇禪師始建。」148

 他在此前

後住持五年，直到紹興二十年（1150）二月稱病退院，回到長蘆

寺。 

10. 詔住崇先顯教禪院149，任開山住持 

紹興二十一年（1151），宋高宗為慈寧太后150（1080-1159）建

造的崇先顯孝禪院落成151，詔真歇清了任開山住持。真歇清了六

月到達禪院，由於在酷暑時節趕路而生病。九月壬子（十五日），

慈寧太后來到寺院禮佛。真歇清了雖然抱病在身，但仍然堅持開

堂說法。太后「垂箔聽法」，與他問答提唱，還賞賜了金襴袈裟、

銀絹等物。真歇清了是當時曹洞宗唯一受皇室崇敬禮遇的禪師，

聲名顯赫。 

（三）示寂 

紹興二十一年（1151）九月癸亥日（二十六日），真歇清了的

病仍未痊癒。甲子（二十七日），宋高宗宣召太醫為他醫治，其病

 
147

 〔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12〈殿宇．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杜潔祥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輯第 31冊，頁 1004。 

148
 〔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12〈殿宇．大雄寶殿〉，杜潔祥主編，《中國佛

寺史志彙刊》第 1輯第 31冊，頁 1005。 

149
 該寺隸屬兩浙西路臨安府錢塘縣、仁和縣一帶，在今浙江省杭州市東北皋亭

山的南面山腳。宋紹興十九（1149）年建，二十八年（1158）賜額，明洪武中

重建，清順治中覺浪重興大殿。 

150
 慈寧太后為宋高宗生母。靖康二年（1127）金兵虜二宗及後妃、皇子等北上，

韋氏便在其中。紹興十二年（1142）被迎回臨安，「好佛老」。〔元〕脫脫等撰，

《宋史》，卷 243有〈韋賢妃傳〉，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頁 8640-8643。 

151
 然而，關於崇先顯教禪院落成時間，曹勳撰寫的〈崇先顯孝禪院記〉卻有不

同的記載，稱此寺「起造于紹興之辛未，落成於次年壬申之仲冬。」「紹興之

辛未」即紹興二十一年（1151），「次年壬申」即紹興二十二年（1152）。曹勳

撰寫此記是在「隆興元年」（1163），正覺撰該銘是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

因清了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一日離世，大量文獻都有記載，應不可

能是在 1152年才建成。或許該寺在紹興二十一年主體建成後，又有局部的建

設，比如清了之塔便於紹興二十三年八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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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稍有好轉。慈寧宮賞賜錢財修建水陸法會為他祈福禳災。十月

丁卯（初一），宮中派遣使者前往寺廟問候真歇清了的病情，他還

從容地與之送別。但不久就喊來首座說：「吾今行矣！」閉目跏趺

而逝。佛龕保留了八天。慈寧宮賞賜香料和財物來配享齋祭。又

命人占卜院西桃花塢，為他建塔以埋葬全身。過了壬午日（十六

日），佛龕入塔。送龕之人滿山遍野，為之痛心落淚，都有祖華凋

零、禪林困乏之歎。紹興二十三（1152）年八月，宋高宗賜給他

「悟空禪師」的諡號，併賜塔名為「靜照」。 

六、真歇清了與士大夫的往來及其對曹洞宗徒

的支持 

如上文所述，真歇清了曾為秦檜的兒子秦熺撰寫鐘銘，與秦

氏一族也有來往，而攻訐他的大慧宗杲正是被秦檜流放西南十六

年。鑒於大慧宗杲「主戰派」的政治立場十分鮮明，就很容易把

真歇清了劃為「主和派」。但這樣簡單的劃分是不妥當的，因為他

與不少「主戰派」的士大夫也有往來，在皇族、士大夫和民間聲

望很高。譬如宋代抗金名臣李綱152（1083-1140）曾為真歇清了的

《一掌錄》作序153，還寫了〈雪峰真歇了禪師真贊〉154。福建路

的地方長官程邁155（1068-1145）和他的繼任者張守156（1084-1145）

 
152

 李綱，字伯紀，號梁溪，邵武（今福建省南平市）人。政和二年（1112）進士

及第。靖康初為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即位，首召為

相，修內治，整邊防，講兵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

卒於紹興十年（1140），諡忠定。著有《梁溪集》。《宋史》卷 358、359 有其

傳記。 

153
 〔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 137〈雪峰了禪師一掌錄序〉，四川大學古

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37，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 484。 

154
 見〔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 141〈雪峰真歇了禪師真贊〉，四川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37，頁 506。 

155
 程邁，字進道，黟人。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顯謨閣直學士。著有《漫浪編》

五卷、《奏議啟劄》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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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歇清了住持雪峰時予以很大的支持，還援請他的法兄慧照慶

預繼任雪峰寺的住持。另一個福建路的地方官張元幹157（1091-？）

也與真歇清了有很多來往，留下了〈奉送真歇禪師往住阿育山兼

簡黃檗雲峰諸老〉158、〈真歇老人退居東庵予過雪峰特訪之為留再

宿仍賦兩詩〉159、〈解嘲示真歇老人二首〉等詩文160。李彌遜161

（1089-1153）也曾作詩〈訪雪峰真歇禪師〉162、〈黃蘗歸途 以碧

潭清皎潔為韻 分得碧字 真歇泛舟先歸〉163 兩首。林季仲164（1121

年進士）曾作〈送真歇禪師〉165
 四言古詩一首。曾擔任宰相的吳

敏166（1089-1132）為他所撰寫的《劫外錄》作序167。此外，慈寧

 
156

 張守，字全真，一字子固，自號東山居士，晉陵人。崇寧元年（1102）登進

士第。建炎初為御史中丞。紹興七年（1137）再拜參知政事。後以資政殿學

士知洪州，徙知紹興府。以秦檜當政，忤其意，致仕歸。紹興十四年（1141），

起知建康，十五年（1145）卒，諡文靖（靜）。著有《毗陵集》。關於他與清

了之關係，見〔宋〕張守撰，劉雲軍點校，《毗陵集》，卷 10〈大陽明安禪師

古錄序〉及〈雪峰慧照禪師語錄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154-155。 

157
 張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又號真隱山人，長樂人。紹興中坐胡銓及

寄李綱詞除名。後官至將作少監。著有《蘆川歸來集》十卷，《蘆川詞》二卷。 

158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36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 587下-588上。 

159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 6，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

叢刊》冊 40，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 120-121。 

160
 同上。 

161
 李彌遜，字似之，號筠溪，吳縣人。大觀三年（1109）進士。政和間累遷起

居郎，後貶知廬山縣。靖康間歷知饒州、吉州。紹興七年（1137）復遷起居

郎。以反對議和忤秦檜，乞歸田。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 

162
 見〔宋〕李彌遜著，郭婷平點校，《筠溪集》卷 15，香港：中國文藝出版社，

2017年，頁 219。另見〔明〕徐�撰，《雪峰志》卷 9，頁 233。 

163
 見〔宋〕李彌遜著，郭婷平點校，《筠溪集》卷 12，頁 162。 

164
 林季仲，字懿成，晚自號蘆川老人，又號竹軒，永嘉人。宣和三年（1121）

進士。宋高宗時，趙鼎薦為台官，累遷吏部郎。秦檜主和議，季仲引勾踐事

爭之，大忤檜，罷去。後以直秘閣奉祠。著有《竹軒雜著》。 

165
 〔宋〕林季仲，《竹軒雜著》卷 1，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

刊》冊 42，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 143。 

166
 吳敏，字元中，號中橋居士，儀真人。宋徽宗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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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是真歇清了的皇室外護，這是他的師弟宏智正覺也未曾有過

的。以上所提到的李綱是主戰派的頭面人物，而張守、李彌遜和

林季仲都曾因反對秦檜的主和政策而被罷官或辭官。可見，真歇

清了的社交網絡非常廣泛，上至皇室，中至士大夫，下至地方官

員，既包含主戰派的人物，也涉及主和派的人物，因此不能僅就

交往的範圍劃定他的政治立場。 

真歇清了廣泛的社交網絡和顯著的聲望對他弘傳曹洞法脈頗

有助益。他對曹洞宗法緣宗族的成員積極地援引、支持，包括人

脈的傳承，推薦說法、住持叢林，使出色的門人嗣法他的師兄弟

或者弟子等等。譬如，真歇清了擔任長蘆寺的住持後，便立即將

師弟宏智正覺（三十二歲）從廬山的圓通寺請來說法，並擔任首

座168。以主持江淮漕運而著名的官僚向子諲寫信給真歇清了，請

他推薦普照寺169
 住持人選。真歇清了與僧眾推薦了宏智正覺170。

宏智正覺擔任普照寺的住持期間恰好因種種機緣得以與宋徽宗會

面交談。此後更是屢經推薦住持江淮名刹，還曾回到長蘆寺繼任

住持。真歇清了住持雪峰寺前後五年，頗受歷任州守的推重。他

的師兄慧照慶預也由此因緣繼席他的雪峰寺住持之位。自得慧暉

 

浙東學事司幹官。宋欽宗時累遷少宰，以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不合，罷為觀

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紹興二年（1132）復官，為

廣西湖南宣撫使，除知潭州，卒於官。《宋史》卷 352有傳。 

167
 吳敏，〈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序〉，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

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52。 

168
 《嘉泰普燈錄》，卷 9〈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

號，頁 344下。〔宋〕王伯庠，〈勅諡宏智禪師行業記〉，載桜井秀雄監修，石

井修道編，《宏智録（上）》，頁 318。另見《宏智禪師廣錄》卷 9，《大正藏》

冊 48，第 2001號，頁 120上。 

169
 普照寺自五代至宋僧伽信仰大盛，宋太宗時屢頒敕整修。宣和元年，宋徽宗

抑佛，改普照寺為淩霄宮。正覺繼任時雖恢復寺名，但尚有一半為神霄宮。 

170
 見（宋）向子諲，〈後序〉，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録（上）》，頁

149。另見《宏智禪師廣錄》，卷 3〈真州長蘆覺和尚拈古〉，《大正藏》冊 48，

第 2001號，頁 3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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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長蘆寺拜謁真歇清了，最終嗣法宏智正覺。171
 法恭在塔銘中

把清了和正覺稱為慧暉的「二師」，並且受二人共同印可。172
 紹

興七年（1137）法恭於補陀山開法173，那也曾是真歇清了弘化之

地。雪竇智鑒早年喪親，未受具足戒之前便依止真歇清了，曾做

他的侍者多年，跟從他從長蘆寺到普陀山，再到雪峰寺。真歇清

了過世十餘年後，雪竇智鑒出世嗣法真歇清了的弟子大休宗玨。174
 

正如黃啟江所言：「由於真歇與宏智高徒，分據杭州、四明要刹，

創出一片曹洞天地，故後來弟子，如宗玨法嗣足庵智鑒，常能左

右逢源，出人頭地。」175
 

七、結語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和移忠報慈禪院鐘銘兩

則新材料的發現，都向我們明示了真歇清了對《圓覺經》的重視。

這不僅透露出真歇清了禪學思想的重要經典基礎，也為我們探究

默照禪與看話禪之爭的交鋒點提供了啟示。結合其他材料可以發

現，《圓覺經》深刻影響了真歇清了及其他曹洞宗禪師對於「悟」

的看法，而「不重悟」正是大慧宗杲對「默照禪」的批判要點之

一。176
 受到《圓覺經》的影響，真歇清了是在「如來隨順覺性」

的層面上將迷與悟視為平等一如，並重視靜坐。在其他語境下，

對「迷」與「悟」仍保有文字上的對立和分別。而宗杲對於「默

 
171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淨慈慧暉禪師〉，頁 914。 

172
 〔宋〕法恭，〈塔銘〉，載《淨慈慧暉禪師語》卷 6，《卍新續藏》冊 72，第 1428

號，頁 150上。 

173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淨慈慧暉禪師〉，頁 914。 

174
 〔宋〕樓鑰，〈雪竇足庵禪師塔銘〉，校點注譯本載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

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附錄資料一八，頁 544-554。 

175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86。 

176
 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5章第 4節〈《圓覺經》對曹

洞宗禪學的重要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14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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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禪」不重視「悟」的攻訐，其實並未深究這些不同表述背後的

敘述層面，有其偏狹之處。此外，移忠報慈禪院鐘銘還揭示出真

歇清了的政治社交網絡，為我們研究他的生平行履開拓出新的面

向。 

作為兩宋之際看話禪與默照禪之爭的兩大主角之一，真歇清

了是宋代曹洞宗復興運動中的關鍵人物。他充分發揮宋代曹洞宗

擅于營建梵剎、經營寺院等家法與宗風，不僅將曹洞宗的弘法區

域擴展江浙閩一帶，還培養了大量曹洞英才，建立了曹洞僧團發

展所需的社會網路，對兩宋之際曹洞宗的發展居功至偉。鑒於真

歇清了新材料的發現，以及當今學界對真歇清了的研究相對不

足，此文竭盡所能地挖掘各種史料，對真歇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

了細緻的考辯，並介紹新材料的情況，以期為學界提供研究真歇

清了的基本背景，喚起學界對這樣一位重要禪師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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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leading voices i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proponents of 

Kanhua Chan and Silent Illumination, Zhenxie Qingliao is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revival movement of the Caodong Traditio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e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onastic facilities, the management of monasteries, the raising of 

funds, the promotion of Sangha education, and his preaching. In light 

of the discovery of new materials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is 

important fig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se new sources, 

conduct a detailed biographical research through excavating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data,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facts, bring 

attention to this key Chan master and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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